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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煦峰（Alvin）一直保留着18年前的日记。 


“拗直治疗”在香港：谁造就了同志基督徒的罪与苦？

“说改变性倾向是自愿的，但为什么他们会想改变自己的性倾向呢？”

香港 深度 LGBTQ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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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开其中一页，上方用大字写着“软弱感性VS刚强理性”，他在正文中提到，“有两个我，其中一个我其实

好奸”，“我讨厌这个‘我’，我要对付这个‘我’”，“我内心好hurt”，但他又告诉自己，这只是其中那个“好奸

的我”，这个“我”感到hurt“关‘我’咩事”。

Alvin日记中提及的这个“好奸的我”指的是他的同性性倾向，18年前的2005年，21岁的Alvin正在一家名

叫“新造的人协会”的机构接受改变性倾向的心理辅导。

打开新造的人协会的网站，扑面而来的是四个大字“敢于不同”， 网页导航栏是彩虹色，这样的外观会让人

以为这是一个LGBT+友好的机构。然而这里所指的“不同”，是这间自2004年成立以来、有着基督教背景

的机构一直从事让同性恋者“离开同性恋生活”的工作。

改变性倾向，一场对自己的战争 


Alvin从小便跟着母亲一起去教会，幼稚园和小学上的都是教会学校。中一的时候无意在网络上看到男性裸

体，他很兴奋，但又赶紧告诉自己这样是不好的。中三那年他喜欢一个男生，对方是基督徒，曾经在他面

前有意无意说起，“基很恶心”，其他人都一起笑，他也赶紧跟着笑，生怕自己的秘密被发现。

他说，“就连看porn，我都是打‘boy’而不敢打‘gay’，或者就看男女的片，发现自己眼睛一直在看着男生，

又逼自己去看女生那一边。”

https://www.newcreationhk.org/


男同志Alvin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大学时期，他喜欢上一个基督徒异性恋男生，Alvin更多地和他去教会。Alvin曾看见教会的单张上写着，

“七成的同性恋都是可以改变的”，喜欢的男生在知道他的性倾向后，也对他说“没关系，神会帮助你”。于

是，Alvin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年的对自我开战的过程。

2005年，Alvin来到新造的人接受心理辅导，并加入“生命更新小组”，与其他几位男同志在辅导员的带领

下，尝试改变同性恋性倾向。据悉，Alvin是该小组的第二届成员。

Alvin向记者展示了当时报名“生命更新小组”的表格，上面显示，小组一共聚会12次，每半个月一次，费用

为1200港元。底部有一个“我的宣告”写着：“1、我已下立决心，愿意借着神的帮助，改变我同性恋的性倾

向。2、我愿意在参与小组期间，终止一切同性恋的关系和性行为。……”

表格的下方要求参加者签署。而小组最后几节课分别为“与异性相处”、“异性恋爱”。小组还有一课的题目

是“重建自我——恢复男女特质”。

参与者会一起读书，比如《我不再是同性恋》，《恢复真我：挣脱同性恋的枷锁》等，这些书籍均试图分

析同性恋形成的个人和家庭原因，可能是“性格软弱”，可能是“家庭原因”，然后给出“解决方法”，让同性

恋者改变性倾向。

一段时间后，Alvin开始在日记反思： 
 “引起我造成同性恋的原因： 


1、男子气概不足：膊不够横，皮肤白；2、自觉不被爱；3、害怕被拒绝；4、严重嫉妒；5、低的自我形

象，价值观；6、没有体育细胞；7、害怕与一般男孩相处（他们常说踢波）；8、缺乏指引；9、害怕被遗

弃；10、害怕受伤害”

他又写道：“同性恋者常会不期然地依靠别人替他办事，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，不懂独立，不想独立的孩

子。”

小组亦将同性恋视为“性沉溺”的一种，从中释放的方法为“找人认罪：不再否认问题”等。此后，每次坐在

喜欢的男生身边有了身体反应，Alvin也会责怪自己“自控力差”。他将自己分成两个“我”，一个是理性的、

靠近神的“我”，一个是被同性吸引的、软弱的“我”，他多次在日记中提到，想要战胜后一个“我”。



Alvin向记者展示，“拗直治疗”的手册和指引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没多久，Alvin开始精神不济，经常疲惫、头晕，情绪极为低落，甚至时常崩溃。而此时，新造的人小组则

多次强调“受苦”的价值。Alvin向记者展示的一份小组材料中，有一节标题为“苦路”，里面多次提到“悔

改”，“悔改是指带有行动的伤痛”，具体行动可能包括，“与爱侣分手、与相识多年的朋友绝交、放弃工

作，甚至搬到新和陌生的环境居住”。

新造的人辅导员看到Alvin情况每况愈下，甚至想要自杀，转介他去见协会创始人、精神科医生康贵华。在

Alvin的一份会面笔记中，他问康：“我改变便没有了自我，抑郁、焦虑，（是动机不正常，为别人而做好

自己），我想寻找我自己，但自己是需要一段同性情感，你可否帮我解这两难？”

他指当时康贵华称，“改变不会带来抑郁，抑郁的成因有很多，study显示同性恋这类人特别会有抑

郁……”

康贵华从1984年开始从事同性恋者性倾向改变的工作，长期以来备受争议，有一些人指责他给许多同性恋

者带来心理创伤；有些人则觉得他是在帮助同性恋者。他曾受访指，部份人在同性恋关系中受伤、失望而

想离开这种生活方式 但往往求助无门



想离开这种生活方式，但往往求助无门。

2011年，他曾受香港社会福利署邀请开展一项社工培训课程，引用研究等证明同性恋“可矫正治疗并变成

异性恋”。此举引发同志团体的抗议，质疑课程触犯人权法及联合国标准，歧视且将同性恋病态化。社署则

回应称曾邀请同志团体进行培训，社工评估案件时应采取多种视角。

2007年，Alvin挣扎许久后决定离开康贵华。他停止剖析自己的“问题”，半年后在日记里写：“原来只要接

受了性倾向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自我形象提升了，也没有那么抑郁”。

18年后回看日记，Alvin说，“我后来发现自己很有体育细胞，游泳、打羽毛球都是我喜欢又擅长的运动。”

他说，当初在新造的人氛围里将“同性恋”当成一种不自然的状态，被迫要从自己身上找到原因，其实是“拗

直时内化的自我评判”。

基督信仰和同志身份，二选一 


2022年，当Alvin在剧场中讲出这段经历时，Kit（化名）坐在台下，“我当时心想，我完全明白他在讲什

么”。

Kit与Alvin年纪相仿，都是基督徒，2015至2016年，她曾参与过新造的人的小组与义工活动。 


Kit自小学便知道自己喜欢女生。她时常和身边的人出柜，对她而言也是一种求助，她想知道“为什么我和

其他人不同，我该怎么办”，但老师会说“因为你爸爸离开了，所以你才是同性恋”，或者“你还没有长大而

已”。



女同性恋者Kit（化名）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她知道同性恋不是什么好词，“小时候看TVB，每一个同性恋的角色都被丑化，要么是变态，要么是跟踪

狂，都是令人惊怕的”。

后来她和一个女生开始拍拖，但被对方背叛，经历失恋之后，Kit回到教会哭得很伤心。牧师很冷静，问

她：“你哭是不是因为你舍不得同性恋生活？”，牧师说同性恋是罪，他觉得Kit是明知犯罪仍去做。他说，

“你这样不像基督徒，你做的事情也不是。神画了一个羊圈给羊，如果羊离开这个圈，自然就会受伤”。

对Kit而言，基督徒的身份是极为重要的，当牧师当面说她“不像基督徒”时，她非常害怕。那几年，她开始

经常上教会。Kit比喻，“好比有人觉得，同性恋是不可以吃生菜的，吃生菜就不能做同性恋。那几年，我

非常投入在信仰中，选择只吃生菜，不拍拖。”

这样的理念和新造的人协会的第三条路——即“后同”的生活不谋而合，Kit将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投稿给他

们。收到新造的人的邀请，2015年，Kit开始参与“生命更新小组”，也在家长小组中担任义工。

“当时的想法是，在里面（新造的人）都是很矛盾痛苦的，我当时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，所以可以去励志其

他人。”那几年，她非常努力地拗直自己，尝试和男生拍拖，但却是“非常灾难”，Kit说，“总之我不行，要

和男生在一起，我想死。”

每次和异性在一起，协会的人都很开心，“一看到你跟异性一起，就在那里鼓掌，很开心。这就变成，我是

不是不行（和男生拍拖），你们就不替我人生开心呢？”。

两年后，她重新与一位女生坠入爱河。 


她回想：“矛盾就是这样，我开心的事就是永远令他们失望的事。当我把拍拖的事情告诉他们的时候，言谈

之间我听到的态度是，‘很可惜，不过不要紧，你还是可以过来’，这之后，我就没有再去过了。”

Kit告诉记者，“生命更新小组”分为男同志组和女同志组，每组6至8人，由一对夫妇郑先生、郑太太（化

名）分别带领。她指郑生也是一名同志，郑太知道丈夫的身份，他们育有两个孩子。



名）分别带领。她指郑生也是 名同志，郑太知道丈夫的身份，他们育有两个孩子。

十年前，正是郑先生为Alvin提供心理辅导。Alvin说，郑生常用自己的经历来共情和鼓励大家改变，Kit也

提到郑太说过郑生在婚后仍有去过同志场所，有过“挣扎”。十年后的2015年，Alvin指曾接到过郑生的一

个致歉电话，对方说“你都知道我当年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辅导员，我现在更加开放，可以接纳同志了”。

记者曾联络郑先生邀请访问，但对方并未回复。

2016年至2022年，当男同志周卓枫（阿枫）在新造的人时，郑生仍在里面做辅导员、带领小组，直到

2022年与郑太举家移民离港。

阿枫今年31岁，从6岁开始意识到喜欢男生，28岁真正接纳自己，他花了22年的时间。 


男同志阿枫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阿枫的母亲是虔诚基督徒，他自小在教会长大，一直在教会勤恳服侍。他曾带领教会的青少年小组，清楚

记得教材的拍拖指引写着“同性恋是罪”，但作为导师，他不得不一遍遍说那这句话。“我那时候真的相信，

没有想过要挑战它。但它令我很痛苦。”

20 6年阿枫通过网络 解到 新造的人 开始接受辅导和参与小组 他记得入小组前有 个 圣洁宣言



2016年阿枫通过网络了解到了新造的人，开始接受辅导和参与小组。他记得入小组前有一个“圣洁宣言”，

大致内容是要大家“以神为主，离开同性恋生活”。小组内，大家都被鼓励去和女生交往，当时阿枫也在尝

试向一位女生表达好感，但这个时候他又遇到了一个喜欢的男生，发现自己“对男生的喜欢是对女生喜欢的

一万倍”，他觉得没有办法再继续欺骗自己了。

还有另外一件事让阿枫决心离开新造的人。他的小组中有一位60多岁的阿叔，一辈子都在性倾向中挣扎，

从未拍过拖。疫情期间，阿叔喜欢的男生约他一起去staycation，但他仍然在挣扎。阿枫听到他的故事，

非常震撼，“如果换成是我的话，我会觉得我浪费了我的人生。明明很喜欢一个人，为什么要为了所谓

的‘圣洁’挣扎到60岁、70岁，仍然改变不了。”

拗直，是自愿的吗？ 


“性向试改” (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），是指尝试消除个体被同性性吸引，并促使其被异性

性吸引的行为，最常见的方法包括拗直治疗（或称扭转治疗）等。但早于1973年，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已表

决从《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》（DSM)上剔除同性恋——1950年代同性恋首被列入DSM，一度被视为

精神疾病。

一直关注香港性小众“拗直治疗”的真光社，和香港教育大学特殊教育与辅导学系副教授陈俊豪在2023年发

布了《2022香港性向试改研究报告》。报告中的219名受访者，有21.9%的LGBTQ受访者曾尝试改变性

倾向，其中73%的人有宗教背景，大部分人受家人与宗教领袖等的压力而尝试改变性倾向。

新造的人协会多次强调不会“强迫”同性恋者改变性倾向。记者致电协会创始人康贵华的医生诊所，值班护

士询问康后，回复“康医生不接受访问”。面对争议，康过往的回应都会强调如果有同性恋者自愿改变性倾

向，应该得到帮助；自己并不是强逼改变性倾向，而是让他们“离开同性恋生活”，成为“后同”；也承认成

功改变性倾向，和异性拍拖结婚生子的比例极低。

在同志运动的大浪潮下，康贵华和新造的人等机构称同志团体反对“后同”是“打压”、“后同”亦是多元的存

在，“尊重差异”意味着应该接纳想要改变性倾向的同性恋者。

然而，改变同性恋性倾向真的是自愿的吗？ 


香港1991年完成了同性性行为的除罪化，根据2023年调查显示， 60%香港市民表示支持同性婚姻，

17%表示不支持，23%持中立态度。然而，香港同性婚姻合法化仍然未被提上议程，民间团体多年推动的

《性倾向歧视条例》也一直未获通过。

这些争议切实地影响着同志的自我接纳。 


https://true-light.asia/wp-content/uploads/2023/01/STL_Research_Report_SOCE_2022_03_31.pdf
https://ccpl.law.hku.hk/content/uploads/2023/05/Change-Over-Time-2023-Chinese-Summary-FINAL.pdf


2004年，全港热议梁威廉诉律政司司长一案。当时香港针对男同性恋者的性合法年龄为21岁，而异性恋

则为16岁，申请人、20岁男同志梁先生认为违反了《基本法》及《人权法》，申请司法覆核。2005年，

该案裁决将肛交的性合法年龄改为16岁，及后再驳回政府的上诉。

当时正处在性倾向认同挣扎中的Alvin也注意到此案。他说，“异性恋就可以16岁性交，同性恋就要等到21

岁。这背后其实就是在说同性恋是不好的，要等到更成熟才能去选择。我觉得不公平，但是又没有办法”。

真光社的创办者兼主席黄政光（Dino）表示，“说改变性倾向是自愿的，但为什么他们会想改变自己的性

倾向呢？如果他们知道其实世界有很多不同的路，LGBT只是其中不同的选择，我相信他们不会选择去拗

直。”

真光社的创办者兼主席Dino（右）与副主席Jensen（左）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真光社没有宗教背景，强调“用科学的方式”讨论性倾向试改的议题。不过Dino与副主席姚皓璋（Jensen）

本身都是同志基督徒，Dino在成长路上也曾一直尝试“拗直”自己。他13岁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，一直无法

接受自己，“当时觉得同性恋很奇怪，社会不会接受，而且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正面的同性恋的形象”。



2007年，《家庭暴力条例》修订，把保障范围扩大，但指明不保障同性同居伴侣。同志团体发起抗议，但

部分宗教团体极力反对，认为这是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前奏。历经近三年，条例最终改名为《家庭及同居关

系暴力条例》，引入“同居关系”涵盖同性同居伴侣。

当时Dino在念中学，同学们热烈讨论，“大家都会说，两个男人或两个女人怎么能算是家庭呢。那时候你

就会觉得整个气氛是对同志很不友善的。”

那时他没有宗教信仰，“我当时知道最不喜欢同性恋的就是基督教，那我觉得我信了基督教就一定可以被改

变”，Dino成为了一名基督徒，“谁知道，耶稣很厉害没错，但还是没法改变我”，近20年后，已经自我接

纳的Dino这样开玩笑。

19岁的他跟随大学老师去云南丽江体验农村生活，才发现“喔原来人不一定要生活在城市，人类的生活如此

多元，不一定要跟着主流走”，才逐渐完成自己的身份认同。

副主席Jensen则自小就是“很乖很虔诚的基督徒”，他从小到大的愿望是“有一个女朋友，18岁结婚”，但却

总是落空。“我从小就是一个恐同的人，恐自己也恐别人。每次开始想男生，我就会跟神忏悔，觉得自己有

罪；在街上看到有男男拖手，我都觉得他们不该这样”。

2012年，部分宗教团体发起反对《性倾向歧视条例》立法的联署，当时还是学生Jensen在Facebook上看

到后也参与了联署。直到Jensen工作后，有同事向他出柜，他才恍然大悟般感到“原来这个世界真的有gay

存在”，开始接纳自己喜欢同性。

http://www.truth-light.org.hk/myimage/files/misc_activity/20121029_cosign_n3921/20121029_cosign_result.pdf


真光社办公室上的书柜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新造的人协会强调使命“并不是‘扭转性倾向’”，但亲历者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 


阿枫说，“他们可能不是很强硬，但立场都是想让人改变”。尽管新造的人不会责怪他和男生交往，但会有

“情感上的和信仰上的绑架”，比如会说“很心痛，真的很不想见到这样的事情”，或者被组内其他人质问“同

性恋是好事吗？你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？你怎么对待自己的信仰？”，这些都会给参与者造成压力从而想要

改变。

Alvin更是因为这段“治疗”经历留下严重的心理创伤，他几度想要自杀，也因此在过去的十年中无法开展一

段亲密关系。医生认为他患上了PTSD，且记忆力和逻辑思维都受到了影响。

截至2022年1月，加拿大、法国等地已全面禁止性向试改；英国、美国等则正在咨询或有部分州分禁止。

《2022香港性向试改研究报告》显示，经历过试改性向的人中，29.2%感到羞耻、内疚和憎恨自己，分别

有39.6%和27.1%达到了临床抑郁与焦虑水平。虽然有20.8%人感到被接纳，也有27.1％人认为找到安全

地方分享，但有83.3%的人有过自杀念头。

记者曾邀请新造的人协会接受访问，希望求证受访者的说法、了解对造成被辅导者心理创伤等问题的回

应，对方回复称“由于我们不清楚相关情况，因此不会做出任何回应”。

为何香港今天仍有“拗直治疗”？ 


2023年6月，真光社出版了《性小众辅导手册》，推广性小众肯定式实践手法 (LGBT+ Affirmative

Practices) 在社福界及辅导界的应用。

Jensen和Dino发现，在香港，很多辅导员都渴望了解和LGBT相关的知识，却没有渠道。Dino有心理学和

社工的学位，他说课程基本没有提到过性小众，“就是非常简单地说，LGBT中的L代表什么，G代表什么。

但我的同学中很多做心理学家，他们都可能会面对性小众，没有这的training，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做

的。”

https://true-light.asia/%E8%BC%94%E5%B0%8E%E8%B3%87%E6%BA%90/


真光社办公室上的壁报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因此，手册也被他们视为“在香港语境中，唯一给辅导员看的关于性小众的reference”。 


另一方面，香港心理学会主席徐佩宏对端传媒表示，目前香港没有针对心理学家的法定注册制度，部分自

称心理学家的人可能并未接受过相关训练，被服务的对象也很难追责或起诉。目前，心理学家的“认可医疗

专业注册计划”仍未属法定性质。

成立于1968年的香港心理学会是重要的心理学的专业协会之一，该学会分别于2012年和2023年发布了

《心理学家与性、性别多元个体工作的立场书》，其中提到“心理学家应认识到不同的性倾向不是疾病”，

“不同的性倾向只是人类自然状态的一部分”。

比起2012年的声明中提到“改变性倾向的尝试并没有被证明有效和无害”，2023年的声明中直言“心理学家

应放弃拗直治疗，因为此项治疗已被科学证明是无效且有潜在伤害的”；更进一步提出心理学家应该采用

“多元肯定式”（diverse-affirming ）手法为性小众提供服务。除此之外，2023年的声明也将跨性别者纳

入范围。然而，此项立场声明文件仅是表明香港心理学会的立场，仅约束学会成员。

另一专业协会——香港专业辅导协会则在专业守则中提到，辅导员应意识到并尊重来访者的性倾向等身

https://www.hkps.org.hk/upload/publications/17/pdf-1/6447323499852.pdf
https://www.hkps.org.hk/upload/publications/14/pdf-1/645cec894c172.pdf


份。但同样，香港针对辅导员并无法定注册制度，加入协会亦非必要条件，即使因受到投诉被开除某一协

会/学会会籍，亦不影响其继续在港执业。

性向试改的背后，还有部分宗教团体的连结。记者查阅新造的人协会背景时，发现其创始人康贵华还参与

创立香港性文化学会、香港心性教育协会、后同盟等三个机构，此外，康贵华亦在明光社担任董事。

从网页介绍来看，新造的人、香港心性教育协会和后同盟主要从事改变同性恋者性倾向的工作。而香港性

文化学会、明光社，则主要做公众教育，宣扬一夫一妻的家庭伦理观念。

明光社的成员名单中，也不乏基督教教会背景的人士，来自播道会恩福堂、宣道会以及浸信会等。康贵华

与明光社现任总干事蔡志森则同为维护家庭基金（前身为维护家庭联盟）的顾问、成员。明光社和维护家

庭联盟都曾经明确反对性倾向歧视立法。

新政治环境下的性别平权路 


香港中文大学性别与研究课程讲师曹文杰（小曹）博士曾是香港同志运动的活跃参与者，他认为，基督教

右派对于“维护家庭”的推崇起源于殖民时代的家庭计划，更在香港主权移交后被特区政府挪用于培养中国

人身份认同。

http://www.sexculture.org.hk/
https://hkpea.org/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PostGayAlliance/?locale=zh_HK
https://www.truth-light.org.hk/
http://www.familyvalue.org.hk/
http://lawdata.com.tw/tw/detail.aspx?no=339002


香港中文大学性别与研究课程讲师曹文杰（小曹）博士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1950年代，为了解决人口过剩问题，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得到殖民政府的补助，经费更按年增加。而筹组

的医生、护士、社工以至于名流绅士不少是基督教徒，推广计划时不免夹带着基督教关于家庭与性的观

念。曹文杰指，这对香港影响深远：“第一就是生产了核心家庭的理想模型；第二， 改造了父母与子女的

关系；第三，建立了新的婚姻性伦理；第四，激起了社会大众对儿童及青少年性活动的特殊关注。 ”

而九七之后，“家庭价值被特区政府高调挪用，成为新自由主义下紧缩社会福利开支的说词；第二，俗世化

基督教家庭婚姻观跟政府急于打造中国身分认同的工程合谋，导致家庭价值被赋予新的政治意义和任务。”

他说，“特区政府推行的爱国教育，旨在培养中国人身份认同，基督教右派的家庭价值正好能够跟所谓中华

文化尊崇家庭、这类庸俗的说法扣连在一起。 ”

曹的结论是，“跟香港同志运动周旋比拼的，不单纯是俗世化基督教家庭婚姻观，还有与它紧密勾结的国家

政府权力”。

1998年，政府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下设立平等机会（性倾向）资助计划。自2014年起，这个计划每年都

会向明光社、新造的人协会及香港性文化学会等至少一间机构批出资金。2017年起该计划会公布每项资助

金额，2017年至2022年，这些团体共获得近70万港元资助。

记者向该计划查询“认为这些组织从事的活动是否属于歧视性小众”、“计划的审核、选拔流程具体，以及出

现争议后有无相应机制重新审视受资助机构的资格”等问题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并未直接回应，只回复资格

评审委员会由包括非政府人士组成及担任主席，会考虑项目目的以及内容和可行性、财政因素、预计受惠

人數、申请机构的经验及管理能力等；重申项目须符合计划宗旨，即促进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享有平

等机会或为性小众提供支援服务。

自1990年代起，香港民间力量便开始推动《性倾向歧视条例》的立法。香港主权移交之前，1994和1996

年，时任立法局议员的胡红玉及刘千石，分别以私人草案方式提出包括性倾向的反歧视的草案，但有关性

倾向部份皆未获通过。

香港主权移交之后，议员提私人草案如涉政府政策，提出前必先有特首的同意，也要过立法会事务委员

会、律政司、立法会主席，首读二读和“分组点票”等重重关卡，由立法会发起《性倾向歧视条例》的路径

几乎无可能达成。

至于政府一方，曹文杰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表示，“2019年之前，作为一个弱势政府，其实不想触碰如此具

https://www.cmab.gov.hk/tc/issues/equalsdofs_sex.htm


有争议的话题，这并不是政府的priority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；2019年之后，这一议题不仅不是priority，

更已不在政府的agenda上了，政府在意的是国安，如何与内地融合等议题。”

公民社会的萎缩亦影响到同志运动。过去，如果同志运动行动者想搞倡议，会做研究调查，联络立法会议

员办记者会、邀请采访，跟着上街示威、去递信。“但这在2019年后的香港不能够再被重复。”他解释，

“首先大家对（现时的）立法会议员了解有限，第二不管是社会运动还是同志运动，大家都不再愿意跟用这

样的方式选举出来的议员合作。这个不单是同志运动的困境，也是整个社会运动或其他公民团体都面对的

困境。”

香港中文大学性别与研究课程讲师曹文杰（小曹）博士。摄：Ryan Lai/端传媒

真光社亦感受到这样的变化，“反对拗直治疗好的方式就是立法禁止，但是推动立法这条路在今天的情况下

可以说非常困难，性小众议题都不是现届立法会和政府关心的议题”。

不同的宗教团体对政府有不同的立场，不过曹文杰认为，在当下的环境中，宗教团体也面临政府对宗教的

管控不断加强的问题，“就算是支持警察都未必能保护他面对这种大浪潮的影响”，所以，“如今宗教团体面

对的问题未必是同志对家庭价值的‘破坏’，或者黄蓝，而是面对中国因素的冒起，他们要如何自处？”



自我接纳，已完成或仍在路上的 


Alvin曾经三次向教会表达受洗的意愿，但都被拒绝，对方说，“不如先处理好自己的事”。 


曾经，他试着用《圣经》来取代同性恋的身份，上街不看男生，只看《圣经》，求神改变自己；如今很久

以来，他都不愿意再读《圣经》，“《圣经》成为我的创伤之一，我曾以为受苦是必须的，同性恋是罪恶

的，现在想来都是洗脑”。

他曾在2018年参与香港的同志游行，记得自己拿着麦克风大喊口号“同志不同志，都是社会一份子”，对于

他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疗愈。如今的香港，却很难再为他提供这样的机会。

而Kit说，“同志是少数，同志基督徒更是少数中的少数”，“很多人都说，‘那你不信（宗教）就可以了’，

但， 信仰和性取向这两件事都是一早已经在我生命里面了。”

香港也有对同志友好的基督教会，1992年成立的“基恩之家”是香港首个由同性恋者创立的基督新教教会，

也是亚洲第一件正式注册的同志基督教团体。近年来，还有对同志友善的九龙佑宁堂、基督众乐教会等。

只是现时环境下，这些教会仍属少数。



男同志Alvin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拗直治疗的经历改变了Alvin的生命轨迹，他原本主修工程，副修音乐，喜欢演奏单簧管，创伤让他十多年

无法再演奏音乐。后来他去读社工学位，从事心理辅导，希望能够帮助其他有相同经历的性小众。2018年

开始，他实名接受媒体访问，“心理辅导只能影响个人，但‘拗直’本身是个社会问题，应该改变的是这个社

会，我希望自己站出来接受访问，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‘拗直’的危害。”

在Alvin的影响下，Kit也开始面对媒体，她说现在仍然没有完成自我接纳，一直在保守的行业工作，不敢对

周围的人出柜，还时常向同事假装自己有男友。“某种程度上，每一个在这个社会环境生活的性小众，都会

想拗直自己，因为整个社会是歧视的。”如今，经过多年的努力，妈妈接受了自己的性倾向，她可以常带女

友回家和妈妈一起吃饭，已经“心满意足”。

今年的“5·17世界不再恐同日”，阿枫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出柜了：“性倾向本身系中性，没有好坏之分……不

会勉强所有人接受，但我已懂得接纳自己”，这是他挣扎22年后学会的。


